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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信文学的民间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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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短信文学产生于市民文化环境,其创作主体与受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体现着世俗理性。这样一

种不受主流话语 控 制 的 文 学 新 样 式,充 分 体 现 了 民 间 智 慧,带 有 浓 郁 的 民 间 色 彩,将 民 间 文 化 心 理 展 示 得

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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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文学从一出场就与民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它产生于市民文化环境,其创作主体与受众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理念都体现着世俗理性。短信写手把写作当成了

谋生的手段,把创作视作“卖文为生”的一种职业,具有浓厚

的商业色彩和功利性目的。同时,由于短信是在民众间自

由传播,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都可以根据自己

的构想与需求进行即兴改编,这使手机短信成了为一种集

体创作的艺术。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短信看作是一种以手

机为媒介的民间生活样式。它把民间的、口头流传的文化

以文字形式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传播开来,具有浓郁的民间

文化心理特征。

所谓民间文化心理,是指接受民间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民间社会心理。作为文化心理,它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这种状态是一种社会文化积淀而非自然天成。所以,它必

然具备相应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我们可以将文化心理

视为由价值取向决定并且通过行为模式反映的人的心理活

动与心理状态。短信文学作为一种民间写作,就自然而然

地受到这种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或者说,短信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是民间心理的文化映射。

一、以“民间”身份说话

短信文学来源于民间,植根于民间,勃兴于民间,具有

牢固的民间根基。这里的“民间”首先是相对于官方而言

的,民间则意味着和主流话语的对峙。从文学创作主体和

参与角度而言,民间性往往意味着文学参与者的大众化、创

作主体的民间立场以及文学活动创作传播方式的集体性和

变异性。

首先,创作者和参与者来源于民间,以民间身份说话,

充分代表民众。这种大众化的创作传播方式使短信文学具

有了扎实的民间化根基。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和手机的广泛普及,短信文学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成为了备受民众青睐的精神美宴和娱乐消遣。

“动大拇指,当大作家”。短信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以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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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更加彻底的反叛姿态摆脱了少数人对文学的掌控和操

纵,真正将文学创作与价值评判的话语权力归还给广大的

受众,体现了一种纯粹的民间性。可以说,短信文学加速了

文学走下神坛的脚步,让这一起源于民间的艺术重新回归

民众,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充分享受到文学创作所带来的乐

趣。在手机短信文学所营造的高度民间性这一文学语境

中,各式各样的文学生产者得以进入文学生产领域。他们

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摆脱了文学权威的束缚,尽情展示他们

的创作才能,任意挥洒他们的创作激情,并与他人共享文学

作品,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观。

其次,我们的民间并不仅仅指短信写手的群众身份,也
包括短信创作主体所持有的民间立场。由于用手机发送短

信是计费的,而且是按条收取费用,因而发送短信所产生的

费用与短信的数量是成正比的。如此一来,短信创造者要

得到接收者的认可,以获取更高利润,就必须站在民众的立

场,运用民间语言,反映民众心声。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

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

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的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

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

取材于民间的短信文学真实地再现了民间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状况,更能映射民间百味、世俗百态,因而符合了广大市

民的心理需要,其民俗性往往比传统民间文学更攫人眼球。

正如民间文学中的民谣、谚语一样,民众将自己对现实社会

的不满与生存现状的愤懑通过手机短信这一文本来宣泄并

肆意传播。

另外,在创作和传播方式上,短信文学表现出来的集体

性和变异性大大强化了它的民间性根基。对普通民众而

言,参与再创作短信文学活动是十分便捷的,进而使短信文

学创作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集体性。这里的集体性有两层含

义:其一是指这种文学行为都是由一个特定的群体共同完

成的;其二是指短信文学都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所共有。在

参与方式上,短信文学的创作者不论身处何方,只要一机在

手,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即兴创作、及时发送,而接收者和

阅读者也享有极大的时空自由度,只要手机处于开机状态,

便可以接收到文学文本,并随时展开文学鉴赏与再创作活

动。同时,短信文学作品多是宣泄内心真情实感、针砭时弊

之作,特别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因而带动更多人参与创

作,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在手机这一平

台上自由地发表个人见解,进行再创作,营造出一种众声喧

哗的繁荣景观。这样的文学传播与再创作同步的集体创作

方式集思广益,符合民众的情感趋向,透露着民间世俗的思

维模式,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文学活动的热情。

与传统民间文学相比,短信文学的变异性特征更加明

显。由于手机这一媒介是自由灵动、兼容并包的空间,其交

流不仅是双向的,更是多样化的。短信文学创作出来后,大
多在民间先行流通,进行匿名性传递。这就有效避免了文

字编辑上的严格规范和苛刻评判,真实地传达了民众的呼

声,使短信文学在民间活力四射。它没有固定的文本,所以

具有很强的变异性。这是由于它的特殊生存发展环境所导

致的。因为其文本不象纸质文本那样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

方能发表,而只需动动拇指,利用信息平台加以发送便可实

现文字共享。同时,短信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特征使文本

的改写相当即时随意,漫天的篡改、大量的复制并群发充斥

短信文坛。“人人皆可当作家”的创作热情覆盖了文本的最

初形态,真正实现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种文学创作方式的集体性和变异性,大大强化了短信文

学的民间性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讲,短信文学代表了一种反叛的民间精

神,同时也是一种创新的民间精神。短信文学是时尚的,却
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意味,其绚丽新颖的外衣里面裹的还

是一些老的俗的东西,称得上是“装在手机这一时尚酒瓶中

的民俗烈酒”。[2](P112)

二、以“诙谐”艺术宣泄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现代人

的工作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人如同陀螺般旋转,社会化

大生产导致人一步步被异化,在流水作业的工作线上,在被

束缚的企业管理体制下,人性受到压抑,希望获得自由、憧
憬张扬个性的念头与日俱增。社会需要释放,民众渴求发

泄,短信应 运 而 生,其 透 着 民 间 智 慧 的 诙 谐 为 现 代 人 所

宠爱。

那么,诙谐是什么? 诙谐就是幽默、滑稽、丑角化、戏
噱、夸张 的 身 体 姿 势 和 玩 笑,俏 皮 话、猥 亵 语 和 嘲 讽 讥

刺。[3](P8)诙谐一般以风趣的谈吐、滑稽的语言进行戏谑调

笑,以不正经的态度调侃、调笑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表面正

经的社会现象,目的是为了寻求开心。在亦庄亦谐的短信

世界里,都市人的情感欲望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达。他们

肆意放纵,在这个没有权威的创作空间任意驰骋,展开天马

行空式的想象,充分发挥着他们的创作才能。

诙谐的源泉是上古初民娱神的仪式,是人们本能的宣

泄,是民间生活中主要的精神现象,也是民间文化的基本特

征之一。诙谐在短信文学中大量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吸收轻松幽默的个性化语言来建构诙谐语境。

短信是以文字为形式行口语之实质的新型表达方式,在方

寸之间施展拳脚,因此个性化的语言也成为了短信文学的

主要特征之一。短信的语言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语言媒

介融合的结果。短信充分吸收了广告语言、时尚用语、流行

歌词以及网络用语,具有广泛的媒介基础。如“祝你百事可

乐,万事芬达,天天哇哈哈,月月乐百事,年年高乐高,心情

似雪碧,永远都醒目”;“想说爱你太不容易,发条短信表表

心意”。此外,短信文学还引用了各种符号来构筑更加生动

活泼的内容,用网络聊天的符号语言如表示微笑:-);表示

不高兴:-(;表示大笑:-));表示吐舌头:-p;表示哈哈大

笑:-D;表示惊讶:-O等。

第二、选取紧跟潮流的世俗化题材来折射世间百态。

从手机短信文学的文本来看,它的内容多来自贴近百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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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紧跟潮流,追求时尚、世俗化的题材,以广大民众喜闻乐

见的诙谐形式,来反映当前社会生活,如:
“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菌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惶

惶,京城上下,顿时吵闹。吃板蓝根,服维生素,欲与萨斯试

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畅销”(2003年非典肆虐期

间)
“本息几时有? 含泪问苍天。不知今日政府,又将出何

言? 我欲乘车上访,又恐大街小巷,警察会拦阻。心中急如

焚,不想在人间。盯福大,围三管,夜难眠。怎不有恨? 一

生积蓄一朝完。从此无分文,何来沽米钱?”(2008年湘西融

资风波期间)

第三、运用形式多样的修辞手法来宣泄情感体验。修

辞是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短信也不例外。将比喻、拟人、

排比、对偶、谐音、讽刺、曲解、夸张等各种手法杂糅在一起,

充分彰显了短信文学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所具有的自由

自在的特性。例如:
(1)比喻手法:“愿好运像地雷,时常被你踩到;厄运像

流星雨,永远淋你不到;财富像垃圾,随处可以捡到;幸福伴

你一生,像苍蝇一样盯着你不放。”
(2)排比手法:“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

美,在于煽动男女出轨;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

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
(3)拟人手法:“啊! 你的皮肤如此富有光泽,你散发的

香味如此难以抗拒,让我狠狠咬你一口吧,我亲爱的———红

烧肉。”
(4)谐音手法:还记得那年在树下军训嘛? 教练对同学

们说:“第一排报数!”你惊讶地看着教练,教练又大声地说

了一遍:“报数!”于是,你极不情愿地转过身去抱住了树!
(5)曲解手法:护士看到一位病人在病房里喝酒,就走

过去小声说:“小心肝!”病人微笑着说:“小宝贝。”

第四、利用手机特有的翻屏阅读来产生诙谐效果。文

学接受理论告诉我们,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

接受主体的读者在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

结构,这种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就是期待视野。手机

所独具的翻屏功能完美演绎这一期待视野:翻页的空白让

人产生阅读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多是根据上文的语义和语

境所形成的思维定势,而等到手机屏幕滚动后,读者看到的

文字却与自己的期待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从而给人以

惊奇意外之感。这就有些类似于相声小品中抖包袱式的段

子,在空白屏幕之后出现了一种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的结局,远远超出了读者期待的视界,因此创造了强烈的

诙谐艺术效果。如:“与你偶遇/慌乱的我不知所措/你那双

含情脉脉的双眸/我无法回避/明白你的心/我拼命躲开/你

却紧紧相随/我哭喊着(空白,请翻屏)/谁家的狗啊。”
“如果说民俗性是民间的存在特征,是可见的人文地理

标识,那么,在我们看来,诙谐性则是民间的精神存在方

式。”[3]现代人久居喧嚣嘈杂闹市,渴望回归自然,感受田园

牧歌,而70字短信让人们以诙谐方式坦露生命的本真状

态,进而使身心能够从各种重压下获得解脱与放松。问候

也好,整蛊也罢,短信文学中的嬉笑怒骂都比现实生活来得

热闹而放肆,人们的思想、情感在手机这一数字媒介里得以

诙谐地宣泄。

三、以“狂欢”方式对抗

短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在民众间自由传播过程

中,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将其改头换面,

从而具备了全民参与的广泛性以及与主流话语的对抗性,

从而呈现出民间狂欢的美学风格。在当下这个大众化文化

狂欢的时代,短信文学这一植根于民间并在民间广为传播

的文学新样式,成为了继网络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全民狂欢

的重要形式。

狂欢理论来源于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对

狂欢的考察立足于“长远时间”观念,即将狂欢置于人类统

一的文化语境中,认为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

与普遍性的特殊文化现象,既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狂欢现

象,也包括狂欢化文学现象。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是一种

未被认知的、激越的生命意识,是民间的底层文化的地核,

而官方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浮出海面的一角冰山。作为一

种既能创生也能毁灭的力量,狂欢在文明即阶级与国家形

成的条件下被迫转入地下或民间,以弱化的形式存在于各

种仪式或表演形式中,存在于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及不拘

形迹的广场语言中。狂欢的被贬斥与放逐意味着狂欢本身

的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异,从此它被视作一种对官方文化具

有离心作用的异己力量。”[4](导言P7)短信文学正是以其浓厚

的狂欢化美学色彩,在民间充分运用“讲故事的权利”,对主

流和权威实施狂欢性的嘲弄和惩治。

娱乐性。“如果强行让文学去承载思想而避掉娱乐,那

么它俨然就成为宣教的工具而死气沉沉,更甚至说,是在阉

割文学。因 此,短 信 文 学 可 以 用 来 娱 乐,也 可 以 有 思 想

性。”[5]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短信文学的娱乐休闲功能越

来越受到民众的喜爱,并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被强力

渲染。娱乐短信题材内容宽泛、形式多样,而戏谑、调侃就

成为相当重要的娱乐手段。如《这年头》在娱乐戏谑中充分

展示了民间智慧:“这年头,警察横行乡里,参黄涉黑,越来

越像流氓;流氓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医生

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

患,越来越像医生。教授摇唇鼓舌,周游赚钱,越来越像商

人;商人频上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明星风情万

种,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
来越像明星。谣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
闻捕风捉影,夸大其辞,越来越像谣言……”还有把历史人

物作为调侃的对象,如“值此佳节来临之际谨率大清全体皇

帝祝您:家庭顺治、生活康熙、人品雍正、事业乾隆、万事嘉

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内外同治、千秋光绪、万众宣统!”

当然,这类短信缺乏对人生价值和现实生活的观照,而纯粹

以一种搞笑式的娱乐来实现全民话语狂欢。

游戏性。短信文学以其大众化、通俗化风行于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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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来越多人的新宠。而这种文化现象是滋生于后现代文

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热衷于游戏,努力摆脱官方的一切约

束和规范,在自由、怪诞、戏谑、轻松中放纵地享受狂欢节文

化。短信则严格遵循了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游戏性规则和

反深度模式,回避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沉重现实

生活的体验,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直面生活,通过轻松诙谐

的语言来表现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如“伊拉克十日游春

节期间隆重推出:参观伊拉克秘密武器库,游巴格达地下堡

垒,同萨达姆共进晚餐,幸运者更有机会留在伊拉克与美军

作战。”将美伊战争以一种轻松娱乐的方式进行拼凑,从而

让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性事件用一个“旅游布告”加以

消解,将具有宏伟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游戏化。康德在《判断

力批判》中将自由游戏看作是艺术的精髓,他把艺术“看作

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

乎目的的结果”,[6](P147)短信文学的游戏性正充分体现了文

学这一艺术本质,短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文字游戏。

颠覆性。短信文学从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否定

权威和绝对真理,对意识形态与各种等级制度以及生活常

规加以歪解,并通过对经典的戏仿与反讽,从而达到对传统

文学进行前所未有的颠覆。简言之,即以狂欢化思维方式

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如“西城上,诸葛亮一曲奏罢,余
音绕梁,听得城外的十五万魏军如痴如醉。诸葛亮:‘谢谢

大家,每位请交门票费一两。’片刻之间,十五万人逃得一个

不剩”。此短信把《三国演义》中“武侯弹琴退仲达”一回中

诸葛亮的智慧与谋略以荒诞不经的形式戏谑地解构了。又

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现代人解释说‘孔子的

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连短信都没有收到,简直不知道他是怎

么混的!’发你一条短信,证明你混得不赖!”这则短信将圣

人经典加以颠覆,从而产生现代喜剧效果。有的则直接把

颠覆的矛头指向政治,大有把文字的狂欢进行到底之势。

比如“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

致富,选霸干部,任人唯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

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在这些自由放

肆的颠覆一切的语言背后,隐藏的是民众对官方的批判和

对理想社会生活的向往。

无等级性。巴赫金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

化:官方的严肃文化和民间的诙谐文化。官方文化死板严

肃规范,刻意神化和维护现有秩序;但是以广场为舞台的民

间文化则完全相异,是一种最有生命力的亚文化,这种广场

文化暂时取消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取消等级。因此狂

欢节使人摆脱一切等级关系的束缚,形成超出于现实的狂

欢世界。而承载手机短信的数字媒介就是一个狂欢的广

场,等级、约束、禁令可以暂时取消,人们在这个数字化空间

不分彼此、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互相嘲弄、揶揄,呈现一种

无等级性狂欢。如“听说你最近很牛逼,普京扶你下飞机,

布什给你当司机,麦当娜陪你上楼梯,金喜善给你烤烧鸡,

刘德华帮你倒垃圾,连我都给你发信息。”这则短信把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混杂排列,抛却了森严

的等级观念,没有任何的束缚,国家首脑和演艺明星成为了

空壳道具,被消解了光芒,体现了后现代“敢于调侃一切”的
狂欢特点品质。

总之,在以手机媒介作为狂欢化广场里,民众拥有的不

仅仅是传播的自由,更多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话语权力的拥

有、文本创作的自由及其所带来的人性欲求的释放和个体

对交际自主权的掌控。正是这些平民而又人性化的自由诱

惑推动了短信文学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

了民众的思想状况和生存方式。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期望

平等的“对话”,也是对不平等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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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ortmessageliteratureisoriginatedfromcivilculture,whosesubjectandobjectof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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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ntelligenceandbestexhibitstheculturalpsychologyof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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